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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相关文物收藏机构，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

编纂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不同程度开展了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及陈列展览工作，

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体系，为辛亥革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奠定了必要基础。受时代限制，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开展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及展示工作不

同程度存在问题或短板，所征藏之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的教化育人功能亦未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民国时期  文物收藏机构  辛亥革命  实物与文献  征集与展示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relevant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useums, especially the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Party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Exhibition Hall of Party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 carried out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varying degrees, initially forming a historical memory preservation system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overing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which laid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stricted by the times,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arried out by the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has problems or shortcomings in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s not bee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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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鼎革，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即提出应及时

征集和保护辛亥革命物证，收集辛亥革命史料，编

纂辛亥革命史。但因北洋当局视辛亥革命先烈为乱

党，故彼时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工作多属自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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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之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辛亥革命史叙述

与传播视为构建其执政合法性、塑造国民历史记忆

的重要途径。相关博物馆，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及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以下简称党史馆）等

文物收藏机构不同程度开展了以孙中山、兴中会、

同盟会、辛亥光复、中华革命党等为主线的辛亥革

命历史记忆抢救保存及陈列展览工作。关于民国时

期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展示传播问题，学界已有所研

究①。本文拟聚焦于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这一基

础工作，兼论相关陈列展览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既

有著述、已刊布档案、党史会文献、当事者日记等

资料，简要考察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保存辛亥革

命历史记忆相关工作，以期为深化民国博物馆史和

辛亥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史的研究抛砖引玉。

一、实物与文献之征藏

（一）文物收藏机构与地方博物馆之相关

工作

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

献征藏，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或专门特色：一

是辛亥革命策源地或革命进程中历史事件发生地之

文物收藏机构，或其藏品以辛亥革命为特色，或其

自身定位即为抢救保存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历史记

忆；二是侧重征藏某一门类之辛亥革命物证。兹以

典型机构为例略述如下。

1.  辛亥革命策源地或革命进程中历史事件发生

地之文物收藏机构

（1）湖北革命实录馆。1912年6月，辛亥革

命元勋孙武、张振武、邓玉麟、谢石钦等十四人联

合呈请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设立

湖北革命实录馆。馆址设在汉口英租界普海春番菜

馆，原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任馆长，配有总纂、编

修、文牍、典守调查、翻译、会计、庶务等，共

三十五人。该馆成立后，一方面采取登报公告和派

员调查两种方式面向全国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另一

方面函请各省都督、临时议会及湖北省内各政府衙

门、军事单位、各府县及个人送交档案和回忆录

等。实录馆收集的史料除旧籍近著外，主要是公私

文牍，其中包括清政府和辛亥首义后军政府形成的

文件档案及私人函电。至1913年秋撤销前，该馆

收集战事日记、革命团体和机关历史沿革、办事章

则、大事记、革命党人事略等档案史料五百余件，

并编辑有《湖北革命实录》共八册[1]。

（2）江苏革命博物馆。1927年12月，江苏省

政府以该省自清末以来素有光荣革命传统，议决设

立江苏革命博物馆，陈列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革命

纪念物品，博物馆筹备处附设于省民政厅。1929

年1月，确定馆址设于南京瞻园。根据《江苏革命

博物馆筹备处组织简章》和《江苏革命博物馆征集

细则》，该馆藏品征集对象以辛亥革命文物史料为

主；筹备期间，该馆除委派征集员赴省内各地及上

海等周边地区寻访外，还采取致函省内各县政府请

求协助、在报纸刊登启事、在地方聘请名誉征集员

等方式开展征集工作。1929至1931年期间，时任馆

长陈去病亲率馆员赴相关省份征集辛亥革命文物。

该馆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成立最早、藏品较为丰富的

辛亥革命专题博物馆。其代表性藏品包括：黄花岗

起义烈士韩恢血衣、秋瑾遗像、江宁县辛亥革命档

案及《辛亥攻宁一月》等革命文献；值得一提的

是，馆方认为前清官府截角旧印系鼎革象征，见证

了辛亥革命历史，故函请省民政厅将全省光复后集

中呈缴的六十县截角旧印拨交该馆陈列展示。该馆

创办有《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作为宣传和交流平

台。媒体认为该馆之意义在于“表现吾民族自由独

立之精神，并使编革命史者有确实可征之资料”[2]。

（3）广州市市立博物院。1928年，广州市市立

博物院创设；次年对外开放。该院主事者因“广东

①  �国内学界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和党史馆。参见曹必宏：《国民党党史史料陈列馆的筹建与初期

展览》，《上海档案》2012年第8期；陈蕴茜：《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江海学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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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史叙述是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

民党很早就开始纂述辛亥革命史，并将历史叙述与

革命教育相结合，以获得人们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

政府的认同 [9]。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成立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36年10月，建成开

放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36年和1942年，

国民党党史会先后颁行《史料征集通则》和《史料

征集简则》，明确“凡本党党务进展上之组织活动

及本党总理、总裁暨先烈先进革命过程中之行动思

想，无论为文献或实物，皆为本党史料，而在征集

之列。其他与本党党史有相当关系，可资参证者，

亦酌量征集”，同时建立了常态化的辛亥革命实物

与文献征藏和奖励制度，凡应征之包括辛亥革命实

物与文献在内的国民党党史史料，须经党史会征集

处登记甄选、编辑处审订、总纂办公处复核判定三

道程序方可入藏。每半年叙奖一次，分为颁发奖状

和专函申谢两种形式；奖状又分甲乙丙三等。对于

珍稀文物史料，由党史会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议决褒奖，或赠予党史会委员（多系国民党元

老）墨宝，或酌情颁发奖金[10]。

因国民政府有着行政资源方面的先天优势，故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史部门所征藏之辛亥革命实物与

文献的广度与深度也令其他文物收藏机构难以望其

项背。其所征集之实物与文献丰富多样，大致分为

如下几类，兹举例述之。

（1）工作报告。黄兴和胡汉民于黄花岗起义

失利后，曾撰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举义报告

书》，对黄花岗起义的计划、人员构成、举事经

过、战斗细节、失利原因皆有详细记述，同时还列

出了战前经费与武器筹措和战后消耗统计等数据。

党史会征得报告抄本，并在编者按中高度评价黄花

岗起义的历史意义：“经此一役，遂造成武昌首义

之成功。”[11]

（2）影像资料。武昌首义刚刚爆发，商务印

书馆即于1911年10月刊行《大革命写真画》首册；

至1912年4月，共十五册出齐，共收录照片约600

幅，真实、直观地保存了光复时各省革命动态，具

有很强的历史即视感和珍贵的史料价值。贵州省保

为历史革命策源之地，伏念总理手泽，先烈遗品与

大革命纪念物品，无一不可兴民众观感，回顾缔造

功勋。律以饮水思源之义，更当汇集院内，垂诸久

远” [3]。故制定有《征求革命纪念品简章》，明确

九项革命纪念品征集范围：总理及先烈生前用品及

手迹；镇南关革命时所制之军用票；革命军各役之

军用票；海外筹饷之军债票；革命军各役军界同志

足资纪念之器械；总理颁发革命军各役军界同志印

信及委任状手书方略等件；总理颁发中国同盟会中

华革命党海内外党部及主盟人之印信委任状手书等

件；各同志因革命入狱之手足镣等刑具；其他具有

革命纪念价值之品物 [4]。应征革命纪念品经该院筹

备委员会鉴定确认具有陈列展览价值的，且具有捐

送、确实介绍所征集品物十份以上或借用品物陈列

时间一个月以上两类情形之一者，给予如下五类奖

励：呈请市政府给奖，本院发给奖章，悬本人肖像

并将芳名勒碑院内永留纪念，赠本院出版物及纪念

品，登报表扬[5]。征集所得革命先烈纪念物品在越秀

山镇海楼该院第五层专门陈列。

2.  注重辛亥革命物证专题征藏的相关地方博 

物馆

（1）天津博物院。1916年，天津博物院筹备

处成立。该院筹备期间，即已注意到辛亥革命物证

的历史价值，在其所征集之陈列品中，以各地光复

后发行之货币为特色。如四川军政府铸汉字铜币，

“是为革命时之纪念币也”；江西铸陆军十八星徽

章铜币“有中华民国四字”；湖南亦铸同款铜币，

“花纹同而字异耳”[6]。

（2）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1929年，浙江省立

西湖博物馆成立。该馆征藏之辛亥革命藏品以革命

先烈照片或墨迹为特色，包括邹容及辛亥革命诸先

烈照片[7]。该馆历史文化部革命纪念品陈列室专门展

示“凡有功党国之革命伟人烈士，不论团体个人之

照片，或遗物，及各种墨迹等品”[8]。 

（二）国民党中央党史部门之相关工作

辛亥革命史是国民党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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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处第六科包净六曾藏有一套完整的《大革命写真

画》，于1941年捐献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2]。

（3）新闻报道资料。时事新报馆于1911年11月

印行《中国革命志》，凡十八章，包括广州黄花岗

起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首义、湖北军政府之内

政外交、各省响应与光复情况等，“记载颇详，可

资参考”[12]。

（4）个人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与叙述。辛亥革命

元勋林述庆逝世前著有回忆录《江左用兵记》，详

细记述了江苏省响应武昌首义的历史图景，以亲历

者视角还原了攻克江宁、规复镇江、海军反正等重

大历史事件。作者在前言中还为回忆录的真实性与

客观性背书曰：“不佞因汇述所躬历目睹者，一一

记之。一字一句，皆从良知写出；若故事铺张，稍

涉诈伪，实共弃之。”[13]

国民党党史会征集到的辛亥革命元老蒋群口述

之记录稿《辛亥江西光复记》，包括叙言、九江独

立之酝酿、起义经过与组织军政府、江防之布置、

南昌响应、长江下游及云南独立之策动、联合海

军、全省统一、推举代表欢迎总理就任大总统、九

江光复之重要性十部分，全篇近万字 [14]。国民党党

史会曾先后五次访问革命元勋李烈钧，其除自述少

年时代之革命思想、留学东京情形及返国后从事革

命之经过外，对辛亥革命及辛亥前在江西、云南之

革命活动，“叙述尤详”。党史会据此编成《革命

先进访问记》一文[15]。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和党史馆对不同观点与出

处的辛亥革命文献史料，多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注

重拾遗补缺。如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情形，党史会

征得《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烈士表》，内分

第一次列碑者喻培伦等七十二烈士，第二次列碑者

徐国泰等十三烈士及尚未列碑之李祖恩一人；共计

八十六人，分列三表。“年籍及就义情形，均甚详

明”。该表同时注明编纂理由：系因此前邹鲁编著

之《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曾将殉难诸烈士列

为一表，然遗误尚多，“兹将年来所得，再表而出

版，为补遗之作” [16]。又如党史馆负责人邵元冲在

审阅蔡济民与吴醒汉合编之《都督府组织与北伐军

改编》及居正编纂之《辛亥劄记》时，虽认为与其

他数种史料“尚多出入之处，则考定犹难言也”，

但同时亦肯定其“所记尚多，可资考证”[17]。

有的应征史料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矛

盾和斗争甚至革命元老的个人意气之争。如1936年

5月，云南刘德泽向党史馆送缴《中华革命党外史》

一部，邵元冲审阅后认为：“颇多可参考处，唯中

间于政学会沮遏，总理及仇党诸事迹，则于今为烈

何主魁枋者之不寤也。” [18]辛亥首义元勋之一，时

任党史会纂修的吴醒汉亦曾自撰武昌首义回忆录，

多次与邵元冲沟通，不仅对官修辛亥革命史存有异

议，甚至不欢而散。邵氏1936年6月2日日记载：

“午前吴醒汉来述武汉起义史实，与党史会所辑者

不同，希望订正云云，少谈去。”[19]同年8月20日日

记又载：“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吴醒汉以辛亥武昌

起义史料来，余告以修订时，当作参考。彼意必欲

以其材料为完全根据，呶呶不已，殊为愦妄。”[20]

二、陈列展览及存在之问题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央层面宏而广、地方层面专

而精的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藏体系，体现出专业

化、专题化、地域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中央及

地方文物收藏机构亦策划举办了若干以辛亥革命为

主题或包含辛亥革命内容的陈列展览；如江苏革命

博物馆之基本陈列、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之辛亥革命

文物专题展览、天津和浙江等地综合性博物馆之辛

亥革命文物展示。

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实物

与文献陈列展览和历史记忆阐释的“龙头”或主阵

地。该馆陈列展览分常设展和临时纪念展览两类，

常设展主要陈列展示国民党党史会征藏之实物与文

献，由于辛亥革命史是国民党党史的最重要部分，

史料亦最为丰富，尤其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史料

占据了国民党党史史料的主体。除举办常设展外，

党史馆亦不定期举办临时特展，“每逢纪念日，将

有关此事史料，临时补充，或标注各种符号，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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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阅览，以加重纪念之意义。过去如总理逝世及

黄花岗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殉国纪念日，均有举

行，以是参观来宾，较平时更形踊跃”。党史馆开

馆后，“车水马龙，中山东路，如山阴道上，素称

冷落之明宫遗址，顿形热闹”，由此可以“想见一

般国民对于党国史迹之崇敬与兴趣”。据统计，党

史馆开放7个月后的观众量即达125.6万人次。即便

在抗战时期迁都重庆后，党史馆仍然坚持在重庆及

周边巴县等地区举办党史和革命史展览，以鼓舞民

心士气和激励抗战斗志 [9]。此外，每逢内忧外患之

际——如外寇入侵或内战失利——党史馆亦试图利用

以辛亥革命陈列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陈列展览帮助民

国政府维护统治。

但是，由于以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为主体的所

谓革命文物陈列以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局限性，相

关陈列展览工作亦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与缺憾，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实物较少导致陈列展览质量不高

以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为例，早在筹备期间，

邵元冲即意识到实物缺乏必将导致展览吸引力下

降：“史料之陈列如尽多偏重于相片纪述，或以前

之公报、报章等物，必难使人引起深刻之观感，则

自不得不有所顾虑。”因此在党史馆筹委会第二次

会议上提出变通之策：“及之我人，固须尽力征求

实物史料，但亦不可以实物征集困难与材料缺乏便

‘因噎废食’而停止工作，我人不妨暂将相片、公

牍、书报、遗墨、印信等史料作为主体，先将第一

层楼布置。” [21]及至开馆前夕，“预备陈列之实

物尚未征集齐备”，如果完全以文献为展品主体，

“殊对中央及各方有失信用”，邵元冲不得不再次

提出：“派员向江苏博物馆调借实物陈列，或由各

纂修采访出动，分向各革命先进先烈后嗣接洽征求

本党各种纪念品暨先烈遗物，并将可征得之件开列

名称、数量、收藏人各项，以便统计及预留陈列 

位置。”[22]

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与传播也是各地民众教育

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典型如山东省立民众教育

馆内设之革命纪念馆，主要陈列辛亥革命前后之先

烈遗像、传略、遗墨、挂图及革命事迹照片600余

件，“或悬墙壁，或镶入玻璃镜架，俱有详细说

明” [23]。由此亦可反映出这一陈列实物少而文献照

片多、侧重所谓党义灌输而忽视参观体验，这也是

民国时期各地民众教育馆辛亥革命史陈列的通病。

（二）相关机构内部存在弊端或掣肘

仍以国民党党史会和党史馆为例，由《邵元

冲日记》可见端倪。1936年6月11日：“午前赴财

务委员会，讨论党史陈列馆预算事，决定不作独立

预算，只在党史会经常费内月加2000元，于实际

颇为支绌，然四海困穷，此后能维持几时，尚是问

题，尚安能谈充裕耶。” [24]同年6月18日：“陶林

英、许师慎来述党史会事，知内部颇有派别及专擅

之人；青年不知谦谨收敛，此后为祸为福殊未可知

也。” [25]同年7月6日：“午前至党史会办事，并

处分验收史料陈列馆工程，及迁移档案事。党史会

人员作事终不上紧，泄泄沓沓，令人闷损。正午

归。”[26]同年8月28日：“午后王扶生来陈述党史会

积弊。” [27]经费困难、派别林立、作风拖沓，国民

党党史会和党史馆内部管理运行之种种弊端，多少

影响了整体事业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

藏与展示工作。

（三）相关陈列展览不合时宜

随着辛亥革命实物与文献征集工作的深入和

存量增加，国民党官方亦结合时局发展有针对性地

举办主题展览。如“九一八”事变后，因“辽藩失

守、强寇入室，民气消沉、国难日亟”，国民党党

史会举办党史史料展览会，“藉图激励人心振作民

族精神也”。1932年12月18日开幕，一周内观众

数万人。展品分为总理史料（1600余件）和先烈

史料、册籍纪念品（400余件）等，分为十个陈列

室，其中半数展室陈列展览为兴中会、同盟会、辛

亥光复、中华革命党等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之内

容。展览宗旨是“际此国难严重时期，缅怀民国缔

造之艰难，先烈殉国之悲壮，抚今思昔寓意尤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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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8]。该展览用意虽好，但由于当局执行不抵抗

政策，辛亥先烈之精神和事迹固然能够鼓舞民众，

但对收复失地亦无能力，徒叹奈何。又如1947年3

月29日至4月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国民党

党史会、上海市立博物馆联合举办“革命文物展览

会”；展品共890件，分为四类：国父史料（161

件）；先烈史料（219件）；革命文献（349件）；

革命纪念品（161件）。在展览引言中有这样的话

语：“当我们看了革命的文物以后，对于过去先烈

们的奋斗，革命的艰苦，以及成功的伟大，都能引

起很鲜明很深刻的印象，这样便能淬发我们的精

神，磨砺我们的志气，使先烈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

脑海中继续滋长。” [29]时值解放战争正酣，国民党

军队的全面进攻已处强弩之末，这是将辛亥革命实

物与文献之教化育人功能用错了地方，这种精神胜

利法显然无法抵挡人民解放的历史洪流。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强调，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

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

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

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

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但由于历史进

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

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

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

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

史任务 [30]。同样，民国时期文物收藏机构开展的以

实物与文献征藏为基础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工

作，虽然客观上抢救保存了一批与辛亥革命相关之

珍贵文献或实物，为辛亥革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奠

定了一定资料基础，但囿于时代局限性，在辛亥革

命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阐释、展示与传播、社会

教育等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

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同样

也是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者。据作者不完

全统计，自1961年以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辛

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南京

中山陵、黄兴故居等10多处辛亥革命遗迹被先后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辛亥革命博物馆、辛

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

和广东、上海等地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以及各地综

合性博物馆的相关陈列展览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

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保存展示体系。进入新时代，辛

亥革命历史记忆的保护传承事业必将继往开来、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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